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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滑板社群是由青年主导的草根体育组织。运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法深入探究滑板社

群特征。研究认为：(1)“技术崇拜”赋予“个人运动”的圈群化聚集意义。滑板社群基于滑板技

术的亚文化资本积累方式建立“新秩序”，确立社群边界、完成内部分层并联系社群成员关系。(2)
“漠视竞争”保留“随聚随散”的圈群化活动特征。滑板社群的技术传习过程强调独立实践，基

于平等互助形成“展示-互鉴”的群体传习方式。技术评价过程强调“真实性”，忠实于“内行”

评价，理性崇拜技术本身，通过仪式化活动唤起共鸣。(3)滑板社群的生存之道在于达成“技术崇

拜”和“漠视竞争”两种社群特征之间的平衡。根据滑板社群特征，提出意识、制度、赛事等方

面的引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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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 worship" and "ignoring competition":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grassroots skateboarding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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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kateboard community is a youth-led grassroots sports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 to deepl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kateboarding commun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echnique worship" endows "individual sports" with the meaning of group gathering. 

The skateboarding community establishes a "new order" based on the sub-cultural capital accumulation method of 

skateboarding technique, establishing community boundaries, completing internal stratification, and connecting 

community members. (2) "Ignoring competition" retains the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circle group for 

"accompanying and dispersing". The technique transfer process of the skateboarding community emphasizes 

independent practice, and forms a group transfer method of "show-mutual learning" based on equal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The technique evaluation process emphasizes "authenticity", and is faithful to "expert" evaluation, 

rationally worships technology itself, as well as arouses resonance through ritualized activities. (3) The survival path 

of the skateboarding community lies in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ique worship" and "ignoring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guidance suggestions on awareness, system an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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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13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上任以

来，他持续致力于推动奥运会改革，尤其是关于奥运

“太老”的问题，即观众中的人口老龄化严重且对青

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1]。正如《2020 年奥林匹克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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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青年”视为奥运会改革的“三大支柱”之一[2]，

国际奥委会已经意识到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转变并决定

采取吸引年轻人的措施[3]，有意推动一系列由青年群体

主导的极限运动如滑板、街舞、跑酷等项目入奥。曾

经散落在城市街头的亚文化青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

主流文化青睐的掌上明珠。在互联网的助力下，他们

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快速扩张。此前有研究在文化和运

动整体层面上讨论了极限运动及其青年参与者的特征
[4-5]，但尚未从微观视角深入讨论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

具体结社形态。系统剖析青年极限运动参与者的社群

特征，有助于完善理论层面的文化认识，为青年公共

治理、组织专项体育赛事和选拔竞技人才提供依据。 

 

1  研究视角：以“身体技术”重释青草组织

的独特性 
草根体育组织已成为政府部门、正规体育社团外

重要的组织力量[6]。草根体育组织通常对政府有较强的

依附意愿[7]。但以极限运动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青年草

根体育组织(以下简称“青草组织”)，似乎打破了传

统草根体育组织需要依赖政治精英来解决资源约束问

题的模式，身份合法性也并非是他们担心的“困境”。

他们不谋求大众化发展，有意控制社群规模以维持“边

缘化”的组织身份[8]。他们的结社形式也非常松散，只

是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以活动为纽带，网聚起自

身人气，在具体活动过程中才呈现出其存在的状态[9]。

正如那种“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的当代青年社

会生活样貌[10]，青草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只是披上了

群体活动的外衣，他们以群落的方式出现，内部却仍

是松散的个体。归根结底，与传统草根体育组织不同

的是，青草组织的参与者似乎并不完全依赖主流社会

的阶级评价标准来完成个人社会身份识别，他们偏爱

坚持个人本位进而实现圈群化的生存，这为公共治理

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 

滑板社群是典型的青草组织。他们活跃聚集在城

市公园学校空地前，时而穿梭于社区广场大街小巷中。

滑板文化作为青年文化，是“一种运动方式、社会实

践和文化表达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运动”

(individualistic sport)[11]。参与者借此表达自我，分享共

同价值观，联合身体实践，创造文化与社区[12]。选择

滑板社群作为研究青草组织的微观切入视角有以下几

点原因：第一，滑板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较早进

入中国，作为青年主导的运动，在国内历经 30 余年的

发展有较为充分的文化融合与沉淀；第二，滑板运动

最近被宣布自 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起成为“永久性奥

林匹克项目”；第三，相比于其他极限运动项目，滑板

运动装备成本相对更低、活动场地限制相对更小、青

年受众更广。 

在自我认同危机的个体化时代背景下，青年正在

更主动地“寻找个体身份和群体归属”，努力寻找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来“承担个人与社会联结的功能”[10]。

在滑板社群中见不着民俗体育中那种村落宗族亲缘血

缘之间的凝聚力量，更缺乏像武术那样的传统体育所

拥有的悠久文化沉淀……不禁发问，“个体化”的青年

滑手又何以需要“圈群化”的生存方式？相比于当下

更受学者关注的线上青年网络社群和普通草根体育组

织有何独特之处？在马塞尔•莫斯[13]提出的“身体技

术”概念框架中，他使用“惯习”(habitus)一词说明“身

体技术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由社会、心理、生理共

同作用下的一种‘总体性’呈现”[14]。皮埃尔•布迪厄

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进一步将莫斯的“惯习”概念理论

化，并以场域、惯习、资本 3 个概念来勾画出身体的

社会存在形态与变迁方式[15]。显然，滑手的惯习是针

对滑板社群这一特定场域时空内产生的社会化影响

而言的，惯习是身体实践的依据，亦是身体实践的结

果[16]。通过观察滑板社群内技术传习方式是解释滑板

社群特征的可能视角。 

或许，可在“整体文化关联场域”[14]的视角下辩

证性地观察这种身体实践的过程和意义。张晓艺[17]以

“个体实践——集体行动”的两种维度作为分类视角，

提出“群体仪式性身体技术”的支配逻辑是“集体运

动的仪式构建与集体欢腾的情感表达”，他们通过身体

实践能够形成一个“空间上得到聚集、目的上高度一

致、情感上集体同一的共同体”。这种支配逻辑可以更

深刻地理解身体技术在个体到群落之间的关系和意义

演变。综上，基于在数个滑板社群持续半年多的田野

调查，研究围绕身体技术作为文化资本在场域中的转

化、身体技术的传习和评价过程展开探讨，尝试提炼

滑板社群特征并提出引导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参与式观察 

本研究的主要田野位于浙江省 J 市(设区市)，该市

有 4 个主要的滑板社群，活跃参与(每周活动 3~5 次，

每次参与时间 2 小时以上)的滑手在 120 人左右。具体

实施参与式观察的时间集中在 2021 年 4—12 月。重点

观察的内容包括：滑手主要的活动场地、活动时间、

聚散方式；滑手定义“好技术”的标准，不同成员在

社群中的真实技术水平；日常活动时社群成员之间的

关系，社群成员变动时其他在场者的行为、态度变化；

各滑手进行技术练习、技术传习的过程，利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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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信息的方式；街头迷你比赛或游戏的组织方式，

包括展演者的状态与观众的反应等。 

    选择 J 市作为田野的缘由有三：一是圈群化发展

成熟。有较长的文化实践历程可供观察，早期就有滑

手活跃(2000 年左右)，且是全国较早参与、举办极限

运动赛事的城市；二是滑板文化产业链完整。市域内

就拥有滑板生产商、经销商和基层板店，且有本地利

基媒体；三是如今参与者活跃。社群边界明确，各社

群定期举办活动。另外，此前国外学者针对中国滑板

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中国的大型城市(北京、上海、香港

等)，但如今更大比例的滑板运动参与者已然活跃于全

国众多二三线城市之中，此时选择一个普通城市作为

田野更具草根代表性。 

2.2  访谈法 

研究者为极限运动参与者，基于研究者已有的社

会关系和“滚雪球”方式与访谈对象建立联系。倾向

于寻找在各滑板社群中地位较为核心(例如滑板店店

长、学校滑板社社长、高技术水平者等)、活跃参与、

滑板经验在 6 个月以上的 15 名成员作为访谈对象。采

用线下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每次访谈时间通常

2~3 小时，地点通常位于滑板店与滑板场地附近。每

次访谈获得访谈对象同意后全程录音，以便后期形成

文本解析。 

 

3  “技术崇拜”：滑板社群亚文化资本积累

过程中的新秩序 
与民俗体育常见的传统崇拜不同，滑板社群中的

“技术崇拜”高度理性。滑手不依靠神话传说或图腾

符号来实现圈群化聚集，理性崇拜源于他们技术练习

过程中的亲身实践与现场感知。这一过程中，技术成

为一种文化资本，滑手技术高低一目了然，内部分层

得以实现。不过，滑板社群内部年轻人拥护的是不同

威望象征秩序和在其中建立起自身的“自尊”，从而可

暂时从主流文化的阶级评判当中解脱[18]。在布迪厄提

出的文化资本 3 种形态解释资本联结场域和惯习中介

性的基础上，结合桑顿[19]提出的亚文化资本概念，可

以观察滑板社群成员实践“技术崇拜”的文化内涵。

滑板社群的独特性源于建立一种与主流社会文化资本

积累不同的“新秩序”来维持圈层内部的阶层划分并

重新联结成员之间的关系，而滑板技术正是这一亚文

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酷样”(hipness)。 

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

及制度形态 3 种基本形式[20]。身体化形态最直接反映

了个体技术水平在社群当中的地位。个人滑板技术的

提升依赖自我长期反复练习和线上线下空间的持续社

群互动，练习时长和经验长短是获得尊重的依据。掌

握多者成为莫斯所指“被模仿的权威”[13]，且称为“技

术权威”。客观形态即文化产品，指“具体形态的文化

资本经过物化，以文化产品的形式成为客观形态的文

化资本”[21]。滑板及其附属的周边和装备本身是最直

接的客观形态。制度形态即“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

技术以某种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

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20]。

国家将优秀民间滑手纳入市、省队集训乃至培养为专

业运动员，或为相关从业人员发放资格证书等方式，

是滑手完成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 

“技术崇拜”塑造“新秩序”，滑板社群得以区别

于传统主流社会乃至其他青年亚文化社群的文化资本

积累方式。首先，“新秩序”淡化原始社会地位、家庭

背景的影响，大部分滑手都基于兴趣自学而不是通过

主流社会中的正规学校来习得技能，自愿投入相对公

平的时间苦练滑板技术成为获得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

的唯一渠道。其次，“新秩序”强调利用互联网迅速分

享传播，形成新的亚文化表演者——观众市场。滑手

利用新媒体快速传播的特征，将自己的滑板动作拍照、

录像、剪辑上传到网络平台获得合作收入，又或者签

下品牌赞助直接将自己的技术展演打包成持续性商

品，滑板技术展现在现代数码产品和网络平台的加工

下成为一件件客观可交易的滑板文化作品，亚文化资

本得以快速“变现”。最后，“新秩序”开辟了原始制

度形态文化资本积累渠道之外的“平行空间”。在滑板

圈内赋予资格认定的权威机构并不一定完全是官方组

织，那些滑手心中公认的商业品牌、著名板店发布的

年度排行榜与赞助滑手，以及由他们主导的民间赛事

也是获得文化资本制度化转变的重要渠道。“官方比赛

太专业了很多人去不了，但城市附近滑板店相互支持

弄的比赛大家都会去，奖金可能都不够来回路费，重

要的是参加比赛的荣誉和圈子里人的认可，以及大家

在一起的感觉”(SD-1，滑板店板板 A)。 

在研究的滑板社群中，基于滑板技术的亚文化资

本积累方式，直接体现了以下特征。第一，滑板技术

作为一项基本门槛，确立了社群的边界，完成了社群

内外部的区分，即“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滑

板社群成员特别自豪于强调基于身体实践的“技术崇

拜”区别于其他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崇拜方式。例如崇

拜娱乐明星的饭圈文化、崇拜虚拟偶像的 ACG 文化。

第二，技术水平确立了社群成员地位高低，乃至成员

的核心与否，完成了内部分层。“一起玩的谁技术厉害

一节，心里都有数的……比如 HJX 是初中就开始玩的，

Bigspin 动作我现在还只能接一只脚，他 19 年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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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他肯定牛叉了”(WYN-1，在校学生)。在各社

群中有一类经常参与社群活动但不专心练习技术的人

被其他成员称呼为“板混”，而“板混”经常被核心成

员所“鄙夷”，尽管是不公开的。第三，滑板技术成为

社群成员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技术交流(传习)与评

价培养了成员之间互帮互助的感情，互通了各自的亚

文化资本并维护了这一文化资本积累方式的存续。

“CCC 为了完成那个招，我一下午为他录了可能上百

个视频，就是为了记录‘成’的那一刻，那他一遍一

遍的来，我也愿一遍一遍为他录”(JFJ-3，在校学生)。 

 

4  “漠视竞争”：滑板社群技术传习与评价

过程中的新态度 
滑手不愿意简单将滑板参与视为是一种“运动”，

他们不喜欢来自主流体育代表的过于激烈竞争、制度

化和官僚主义的价值观。纯粹追求“技术崇拜”，会等

级化技术传习，进而出现专业教练乃至技能训练学校；

还会规范化技术评价方式，进而出现正式比赛和正规

组织。之所以说基层滑板社群对技术的崇拜是“理性

的”，是因为在“技术至上”的亚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

他们的技术传习和评价过程强烈体现了“漠视竞争”

的态度来尽可能限制纯粹“技术崇拜”带来的体育化

影响。 

首先，个体用原初游戏的方式“展现”滑板技术，

为后续群体传习创设条件。常见的技术展现方式是通

过称为“SKATE”的游戏方式进行，滑板顶尖赛事

BATB(BATTLE AT THE BERRICS)发布的规则如下：两

个滑手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出招，如果他成功了，

那么跟招的人需要尝试完成同样的动作。若跟招失败，

会丢掉一个字母；若跟招成功，出招人继续出招，直

到出招人出招失败交换出招优先权，由对方先出招。

游 戏 像 这 样 来 回 循 环 ， 一 旦 拼 出 完 整 的 单 词

“S.K.A.T.E”一方就输了[22]。观察正式“SKATE”比

赛时可以察觉参与者的随意自然、组织者的幽默、赛

事环节设置的夸张，他们通过“漠视竞争”的态度尽

可能消弭传统比赛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跟招人遇到

不会的动作可以向对方请教，一招必胜的技术常是颇

具出招人独创性的技术新产品，出招人一方面强调他

的技术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又主动将新的技术风格公

之于众，并期待带动其他人随之模仿，以反复确认技

术作为联结社群成员关系的重要性。“所谓滑板比赛就

是大家一起玩，下了场大家都是兄弟，没必要搞得你

死我活这么较真现实吧，教会别人我也很开心”

(FCY-4，普通公司员工)。当在日常活动中进行更随意

普遍的“SKATE”时，连正式比赛中因为奖品和荣誉

唤起的最后一点“胜利”欲望也消失了，更像是带有

自发性规则的原初游戏[23]。“赢”不是重点，他们更关

心个体尝试动作的“成”与否，技术成功本身获得掌

声，完成技术的展演者个人成就则相对式微。 

其次，技术展现唤起其他成员的技术模仿，模仿

之后对于仍不理解、琢磨不透的地方就需要交流，这

是“互鉴”的过程。“互鉴”过程基于平等地位的“兄

弟”关系，而非“师徒”之间的指导关系，往往基于

友谊而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模式。因此在滑

手看来，滑板教练“并不受人尊重，甚至是个奇怪的

职业”[24]。在这种“互鉴”氛围中，滑手特别以自己

主动习得、反复磨练达成某项技术动作为荣，自豪于

通过那些在传统学校和培训中心之外的“非正式”渠

道自学新的滑板技巧。主动教授滑板技术不代表善意，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自己安安

静静去研究(滑板技术)，在他没有问你的情况下，你

不要强行插进去，这个招应该怎么怎么做，相当于你

在教他做人了”(HJX-1)。受到认可的技术传习模式通

常是“主动求学—被动教授”的模式，正如滑板社群

中常提到的“respect”，“我们是一个集体，但我们有

各自的玩法，自由是这个社群的底线，我们首先尊重

个人的自由和快乐”(FRZ，市极限运动协会会长)。这

种传习方式是非固定、不稳定的，滑板新手并不必然

“师从”某一位技术权威，他可以任意、随时向不同

滑手请教学习。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群体传授与群体

习得的技术传习方式实现文化传承，群体本身才是滑

板个体获得知识技术的对象。 

尽管“展示-互鉴”的技术传习过程象征了滑板

社群内部的自发性合作，但最终将“个体化”青年与

“圈群化”活动方式凝结在一起的是技术评价带来的

“在场感”，尽管这种聚集仍是“暂时的”。通过确立

一个群体内部的技术评价“标准”，他们孜孜不倦地追

求社群整体意义上的技术超越和迭代更新。在“漠视

竞争”的语境下，反复进行技术评价是将个体实践目

标转化为群体仪式化活动的过程。 

第一，技术评价需要“内行”评判，强调“真实

性”。由于滑板动作美学表达方式的复杂性，导致他们

难以形成一个唯一的、制式的、定量的、非常准确的

技术评判标准。因此，当完成一个高超滑板技术动作

时，“圈外人”(外界观众)的赞美和喝彩并不能真正让

滑手自豪，滑手必须向社群内部的其他成员展示某项

技术并取得认可，才能准确地明晰自己的真实技术水

平。并以这种公开化的方式彰显已拥有的文化资本，

进而巩固自己在社群中的地位，又转化为继续学习技

术的动力，激励滑手不断挑战新动作。“我需要别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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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动作的评价，平常在练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自己在

死磕，但是动作成了，肯定要去他们面前展示一遍”

(WWF-1，在校学生)。 

第二，技术评价推动技术“创新”，形成与众不同

的“风格”，不断挑战更高的技术难度。一些基础性的

滑板技术动作尚因普遍和常见可以较为客观评价，但

当滑手进入自由创造组合动作的技术层次后，创造性

和个性化的动作挑战和表达成为了群体对技术追求的

目标。滑手基于不同的滑板类型(双翘、长板等)创造

性地利用周边环境，每个动作都与众不同，尤为关键

的是个人风格表达，“风格就是要看有没有自己的想

法，滑板是创造的，你要创造自己的动作和属于自己

的线路”(LJQ-2，在校学生)。这种风格是个人性格、

技巧和外观一整套动作表现的系统归纳，每个滑手都

有自己的动作偏好、审美、技术习得经历，他们完成

的动作看似一致，其实处处体现了个体之间的细微差

异。“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模仿别人、参照别人的想法、

完成既定的线路，虽然他动作完成得不错，我会说‘还

行’，但我不会佩服他”(JJ-2-4，滑板店老板 B)。而

保留这种个体差异正是滑板社群聚集的前提条件，滑

手之间又需要更多技术经验积累来定位各自的技术水

平，重申了文化资本积累的场域规则。“水平有限的人，

看得总是很片面的……比如有正反角动作，同样一个

动作如果他是用反角完成的，那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难用语言形容，首先得有经验，你才可能看得懂”

(LY-3，滑板店老板 C)。 

第三，技术评价为滑手提供了深度互动的机会，

创造了群体游戏中更集中的舞台，唤起了群体之间的

共鸣。足够“真实”的评价过程是在类似“SKATE”

的技术展示活动中群体化地呈现，展示常常位于街头，

总是公开无边界的，暂停了个体零散的技术练习，提

供了聚集目光的契机，接受社群众人的评价。这是群

体技术互动的空间，也是个体自我技术挑战的平台，

是为游戏所划定的“暂时世界”[25]。“在街头的‘SKATE’

是很随意的，一群人在练招说来个 SK 吧！就马上会

有一帮人聚在一起，不光是滑手，路过的大爷大妈也

会围过来”(SWT-4，事业单位员工)。这是“技术崇拜”

仪式活动的高潮，社群中不同技术水平的玩家之间一

样可达成共同的运动愉悦期望，“不管谁做了一个很厉

害的大招，一群人就会欢呼，敲击滑板庆祝，不在乎

谁赢谁输，招总不成，都想发泄一下不满踩一脚滑板”

(CCC-3，普通公司员工)。“舞台上”的“舞者”陶醉

于掌声和尖叫中获取了他需要的“原真”评价，其他

围观的滑手又在喝彩和滑板敲击声中升华了对技术的

崇拜，仿佛“舞者”达到的技术巅峰正是围观者心中

梦想的技术彼岸。 

 

5  “技术崇拜”和“漠视竞争”的平衡：滑

板社群的生存之道 
“技术崇拜”赋予“个人运动”圈群化聚集的意

义，为社群存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首先，滑板

技术作为基本门槛，强调身体实践，明确社群“真实

性”的边界，维护了他们的小群体规模。其次，滑板

技术作为社群亚文化资本形式所指的“酷样”，形成内

部分层，明确身体实践努力的方向。最后，滑板技术

作为共同追求的目标，引导滑手在没有正式组织架构

和利益驱动的条件下，自发地开展技术传习和评价，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成员关系实现圈群化聚集。 

“漠视竞争”保留“随聚随散”圈群化活动的特

征，致使他们不需要依附于主流社会获取资源。首先，

强调独立实践、平等互助和“群体传习”，一定程度上

分散技术权威的“权威性”，保护个体在社群中的独立

性。其次，淡化比赛中的“胜利者形象”，将技术展现

和展演者的“肉身”分离，理性崇拜技术本身。最后，

重释竞争的意义，没有团队合作对抗，反对现代体育

竞技中高度科学化和量化的比赛规则，不喜欢复杂的

制度约束和组织架构。模糊胜负评价标准，青睐于主

观化的“内行评价”。 

综上所述，过于强调技术容易导致体育化的激烈

竞争趋向，过于淡化竞争容易导致失去技能练习和展

现的趣味。滑板社群的生存之道在于达成“技术崇拜”

和“漠视竞争”两种社群特征之间的平衡。第一，注

重技术创造的“真实性”而明晰文化边界，重塑“新

秩序”而对主流文化资本弱依附。基于“身体技术”

的亚文化资本积累过程，社群内部得以形成完整结构，

乃至形成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市场。他们得以淡化主流

社会的阶级评判标准，重新定义文化资本的积累逻辑，

不刻意追求主流社会的奖赏和认可，开辟和主流社会

秩序并行的生存空间。第二，文化内部去中心化，并

且去偶像化。将情感和精神寄托从“他者”回归“本

我”，在现实社群活动中安放自身。认可技术权威，但

在活动过程中又时刻强调平等关系和尊重互鉴。第三，

现实和虚拟空间交互，强调圈群化活动中的个人本位。

虽然他们在现实空间里实践身体活动，但技术展现方

式不限于现实社群内部，而是利用互联网在更广阔的

空间中完成了亚文化资本的积累。虽然他们需要线下

聚集，以圈群化的方式活跃，但通过身体实践实现自我

作为他们参与社群活动的根本价值追求一以贯之。诚如

访谈对象所言，“我一个人玩滑板也可以很开心，不过

和朋友们在一起玩更开心”(FCY-4，普通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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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年滑板社群的引导建议 
6.1  意识引导：主动吸附社群内部的技术权威 

明确主流文化引领，充分利用滑板社群对滑板技

术的高度认同，主动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滑板技术权

威建立合作。技术权威曾在滑板场上留下的高超技术

印记会在滑板社群当中产生持续影响力。可以根据不

同年龄、职业有针对性地主动吸附不同类型的技术权

威：对于年龄较大(可以是否成立家庭为标准)，有较

高影响力且有较高文化、技能专业素养的，相关组织

可聘为专业人员(教练、顾问等)；年龄较大且主要职

业和滑板行业相关的，政府可主动使用购买体育公共

服务的方式建立良好关系；对于年龄较小有较高天赋，

尚无稳定职业和足够商业赞助的，可由主管部门牵头

建立“体育协会—行业协会—企业、商铺”之间的合

作联系机制，例如举办极限运动专场线上线下招聘资

源对接，完善滑板培训机构中的员工福利、专业技能

培训和职业保障等。确有天赋愿意进一步专业化训练

的，可完善选拔标准和制度，拓宽民间选材渠道。对

于尚处学龄段的滑手，可联合滑板企业和相关协会，

建立滑板人才助学机制，例如设立助学基金，鼓励青

年滑手完成学业，支持滑手接受高等教育。 

6.2  制度引导：打通文化资本转化渠道的隔阂 

着力加强官方和民间文化资本积累渠道互通，实

现体制内外职业化道路共发展。主流文化资本管理者

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广泛开展专业运动员和民间

运动员之间的技术交流活动，鼓励主流媒体联合利基

媒体宣传民间优秀滑手的个人成长经历。第二，建设

滑板公园，规范认可现有的街头滑板点，落实街道备

案制度，提供安全保障，为滑手活动创设良好场地环

境。在不影响正常秩序的前提下，主管部门可进一步

探索体制内专业滑板训练场地的资源共享机制(对外

合理收费)。第三，组织更完善的全国性、区域性滑板

职业资格考试和技能培训，在市级范围内建立儿童滑

板培训机构、教练员“白名单”，增进官方资质带来的

社会效益。在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应注意根据滑板

社群技术传习与评价特点创新授课与考核方式。例如，

邀请本地社群公认的技术权威进行“互鉴”式的授课，

技能授课场地以滑手经常聚集的街头空间为主，结业

考核参考滑手认同的“SKATE”方式开展。第四，为

民间滑板店之间开展的街头赛事提供便捷的登记渠

道，完善以滑板店为单位的民间滑手积分备案制度，

官方正式滑板赛事认可该积分作为参赛资格的依据。

打通官方和民间滑板活动之间文化资本转化与相互认

可的渠道，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滑板文化，潜

移默化地将青年群体对滑板文化的认同逐渐提升为对

民族文化、中国文化的认同。 

6.3  赛事引导：建立文化开放包容的活动平台 

改革办赛理念，创新比赛组织方式。主管单位应

充分发挥滑板社群自发性参与的优势，更广泛开展群

众性的滑板赛事活动，办赛理念从“自上而下”变“自

下而上”。赛事初衷应是提供滑手技术交流成长的机

会、文化聚集分享的平台，尝试降低参赛门槛，丰富

比赛类别。可借鉴 2018 年举办的西班牙布宜诺斯艾利

斯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城市公园”(Urban Park)的办

赛模式。该赛事旨在改变人们对奥运会精英主义和排

他性的看法，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更易接近和参与的

模式”[26]。将滑板、街舞、BMX(自由式)等极限运动项

目置于同一个开放区域内，取消固定座位允许观众在

不同极限运动比赛场地之间自由活动，鼓励观众和参

赛运动员之间的互动交流。纳入其他青年文化活动(如

摇滚音乐节、街头文创集市等)同期举办，识别极限运

动参与者(如是否携带专业滑板)提供免费观赛门票或

优惠政策。在满足滑手技术崇拜所需的仪式感同时，

打破观众与选手之间的界线，尽可能淡化过于强烈、

刻板的比赛竞争色彩。 

在具体赛事的设计、筹办、运行全过程考虑纳入

滑板文化的独特元素，尊重滑板参与中的个人本位。

若主办方将“四海皆准”的办赛流程轻易套入滑板赛

事，容易在文化认知上形成巨大落差，加深青年群体

和主流文化的隔阂。例如，2017 年某国内高级别滑板

赛事在开幕式上进行了锣鼓和旗袍秀表演，2018 年中

国某联赛竞赛总则仍要求运动员需穿着代表俱乐部的

统一服装参赛。在办赛细节上滑板文化元素的共鸣是

同构青年滑手文化认同的关键。在不违背核心价值观

的前提下，可在赛事中纳入象征着滑板文化独特魅力

的符号，如音乐、服装、灯光、音响、色彩、语言与

口号等。另外，在制定比赛规程和规则方面，应充分

理解滑手们强调平等交流、淡化竞争的态度。在不影

响比赛公平和安全的前提下，对一些次要的规范和限

制放宽条件。可借鉴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滑板赛事安

排细节，如允许“圈内人”担任官方解说，运动员可

以穿着不带号码牌的个性化衣服，甚至可以戴耳机听

音乐、戴墨镜和帽子去比赛。赛事活动可以唤起滑板

社群的文化共鸣，联结青草组织对主办方的信任。 

 

“技术崇拜”是滑板社群的核心特征，滑手通过

技术传习与评价积累文化资本、确立共同目的，在空

间上汇集社群，在情感上唤起共鸣，在实践上联结价

值观。不过，滑手又以“漠视竞争”的态度进一步诠

释了身体技术作为引导他们实践圈群化聚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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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不同于传统体育社群的技术传习和技术评价方

式，诠释了场域内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未来我国越

来越多以滑板项目为代表的青草组织可能具有与众不

同的生存之道，对多数个体化又时而聚集的滑手而言，

滑板等运动更像是一种除了锻炼身体外的“生活方

式”。相关组织和管理者应认识到其中的社群特征，以

更好地促进青草组织在联结青年兴趣、满足个体社会

化需要和国家选材方面的积极作用，更针对性地制定

政策推动青草组织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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